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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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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作者简介

潘知常，1956年生，1982年2月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同年任教于郑州大学中文系，1983年2月至1984
年7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随美学研究生班进修中西美学，1988年被特聘为副教授，1989年分别当选为河
南省与郑州市的“青年精英”，1990年调入南京大学，1992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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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篇大众文化：从“事实的财富”到“思想的财富”第一章 从边缘走向中心：西文大众文化研究的崛
起第二章 无望的救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第三章 寻求新的阐释空间：从文化研究学派开
始新的探索第四章 为人类造梦：技术时代的神话第五章 圣杯与魔盒：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第六章 欲望
叙事：从大众传媒到大众文化第七章 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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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精彩短评

1、太他妈烂了气死我了，末了也没用上一点，起这么牛逼的名字干嘛啊废我好几个钟头，你直接写
上“具体参见西方XX书”都对我是莫大的安慰⋯⋯气死我了你跟潘金莲肯定是亲戚她偷汉子你偷文字
⋯⋯对不起我太不文明了我太不尊重教授了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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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精彩书评

1、大众文化与三个因素的介入密切相关：技术化的“魔杖”，市场化的“撒旦”，全球化的“地球
村”。借助这三大推动力量，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人类的生存方式从垂直结构转向了横向结构，从共
同生存转向了公共生存。所谓垂直结构，意味着就生存方式而言，不论其形态如何各异，但就其根本
而言都要决定于其背后的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地缘、血缘。横向结构的出现却偏偏反其道而行
之，国家、民族、阶级、阶层、血缘、地缘都不再起作用，一切都是“无缘无故”的。大众文化已不
再瞩目社会不同阶层的属性，而只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而所谓共同生存，不论生活方式何其各异，但
就其根本而言都是向心的、非匿名的，都要服从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公共生存却是离心、匿名的，
不服从于任何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作为对于传统生存方式所建构起来的个人的隐秘空间与社会的权
力空间的突破，它所建立的是公共空间。于是，社会生活从共同生活转向公共生活，但这种公共并没
有传统的面对面与交流的含义。个人不再独立、直接地参与观察，而是转而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去进
行参与。公共经验与真实空间和交流语境分离，必然导致个人参与公共空间方式的转化，也必然导致
大众传媒的出现。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传统遭遇了强劲的挑战。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尼采的酒神哲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作为历史性的非
中心化运动，分别从地球、人种、历史、时空、生命、自我等一系列问题上把人及其理性从中心的宝
座上拉了下来。传统世界的稳定感不复存在，一切都再无永恒可言。那些似乎是最终不变的东西、凝
固的东西、一劳永逸的东西，事实上都可以随时解体、重新组合。因此存在主义才会疾呼“人是自由
的”、“选择的结果是未知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前途未卜时做出选择。换言之，我们必须去或
多或少地冒险、投机、赌博，去寻找机遇、去玩心跳，而人生的命运，也恰恰就在于此。自由的超越
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性、理想性事实上无法离开对于必然性以及客观性、物质性的把握这一前提，
否则就会陷入一种浮躁、空虚与无聊。在20世纪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幕。一旦离开对于必然
性以及客观性、物质性的把握这一前提，自由的令人难堪但又异常真实的负面效应就显示出来了。人
必须自己出面去解决生命的困惑。进入20世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区域市场经济让位给一种由全球参
与者共同构建的世界市场经济。巨型跨国公司的出现、高科技带来的资本配置、信息流动的加速开放
性以及资源的流动性、经济的关联性、供求信号的敏感性、经济波动的传导性，都意味着工业社会转
向了信息社会。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开始了，世界成为边远地区与大城市、落后国家
与先进国家的和弦。这无疑与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把社会各个独立领域的生活要素转化为普遍
有效体系的内在驱动以及突破国家民族地域界限的强烈冲动密切相关。市场经济将社会也市场化，社
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被取消了，甚至市场自身干脆变成社会。它也使全球市场化，在全球的任何一个
角落，只要能够生产剩余价值，它的身影就会迅速出现。全球化正是市场经济在欲望的驱使下所必然
达到的极致。大众传媒也足以令各个国家和地区独特的精神传统趋于消失。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通过
群体去与社会发生关系，而是直接去彼此发生关系，交往的前提不再是血缘、利益，也不是“我们”
，而是生命的权利，是“我”，于是群体、集团、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自然就不存在了。这显然
是全球化社会给予人类的最可珍贵的财富。在空间上整个地球都成为一个村落，在时间上整个历史都
汇聚于一个焦点，地域界限、社会差别、政治冲突、阶级对立也都相应地被超越了，如民歌的消失就
是例子。海关、边界、边防线、国界、海域、高山，这些传统的空中栅栏都不再存在，存在着的就是
个人通过大众传媒而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之后在“疏离机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现实倒置
”所必然造就的一种全球化的想象。社会要扩张就要完全以利害关系为前提，而不能以情感为前提。
这样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就必须被破坏，于是，利用家用电器把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利用性解
放、女权主义把妇女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利用司法机构从行政上为离婚提供方便，利用社
会保障使老人不再完全依赖子女⋯⋯网一样的社会因此完全成为碎片。显然家庭的破碎是社会转型的
最后一步，从此任何的缓冲区域都不再存在，孤独的人群处于透明状态，一切暴露在外，家庭包括社
区解体后出现的空白被大众传媒乘虚而入，物欲和享乐主义则成为唯一的选择。大众社会指的是个人
与周围社会秩序的关系。具体特点为首先个人处于心理上与他人隔绝的疏离状态，其次非人格性在人
们的相互作用中盛行，再次个人比较自由，不受非正式社会义务的束缚。出现了大量隔绝疏远的个人
，他们以各种各样的专业方式相互依赖，但缺少中心统一的价值观和目的。传统联系的削弱、理性的
增长以及分工制造了由松散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大众一词的含义更接近一个聚合体，而不是一个组织
严密的社会群体。局部的高度组织化和整体的无政府状态，成为大众的最大特征。一个凭借本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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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性、必然性而屹立千年的精英，一旦倒下，就是所谓大众。尼采：在人类极为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没
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了。成为一个个体并非一种乐趣，而是一种惩罚。在中国所有人都要为皇帝献身
，既没有感到个体被剥夺的痛苦，也没有感到个体被宠幸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人一出生就被判
定为自由，同时也被剥夺了选择不自由的权利，除了死的确定性、必然性和不可超越性之外，其他的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何时死、以什么方式死，都是不确定的。其结果就是个人不断的无化，这里的无
是指无限可能性。独一无二的雪花恰似独一无二的个人，而漫天飞舞的雪花则恰似我们所看到的应运
而生的大众。当前的时尚是为眼前而生活——活着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前辈或后代。现代社会
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因而它对除目前需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一概不感兴趣。甚至一味自恋，顾影
自怜。一些新人类青年面对时代的新时速，有些不知所措。在真实的世界中他们输不起，也找不到快
乐。因此不惜在虚拟世界中崇尚一切、追逐一切，在儿童世界中逃避重大的现实压力。结果，每个人
永远都是后儿童、每个人永远都长不大，每个人都是心理感冒、情绪上风。既然外面的世界永远也搞
不懂，就不去试图搞懂，也不去试图反抗，而是一切由它。现实生活与太虚幻境的关系就这样被混淆
起来。要不断麻醉自己以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今天是城市猎人、明天是某某使者，在虚拟空间里孤
芳自赏到天明，一同跳起了心灵的假面之舞。折磨新一代自恋主义者的，不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
他并不企图让别人来承认自己存在的确凿无疑，而是苦于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对于孤独的大众来说，
人类除了共同在地球上居住之外，再没有别的共同性了。大众文化是流行趣味为人类被人为刺激起来
的欲望所提供的表演舞台。它使得人类可以自由地购买、自由地预定欲望之梦。隐约的性幻想、豪华
的生活景象、绚丽的经历、多彩的奇观、非常的机遇，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内容。大众文化是现实世
界之外的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大众文化并非无意义，实际上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就是维持孤独的大
众的心理平衡。受众也并非只是一个被动处理信息的弱者，并非一个能够主动处理信息的强者，而是
一个能够“自由地”面对信息的消费者。人人都只是一个信息集散的网点，甚至是为逃避信息而面对
信息，为浮躁、空虚、无聊而借助信息，为浪费信息而消费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受众。大众文化提供
各种虚假的需求和对各种虚假的需求的解决，而不提供现实的需求和对现实的需求的解决；仅在表面
上解决问题，而不在实质上解决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伪装，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前是人的
依赖，现在是物的依赖。俗套的表演、脸谱化的形象、快餐式的片断、无限制的趣味、无聊的猎奇、
历史成为招贴画、包装大于内容、形象大于商品。文化、审美不再是时代的放歌台、传声筒，却反而
成为时代的下水道、垃圾箱，不再是时代的一剂解毒药，却转而成为自我的一纸卖身契。在传统文化
本身就缺乏世俗性、他律性一极之时，精英文化的批判性、自律性事实上只能是虚幻的，因为它必须
潜在地同时发挥世俗性、他律性一极的功能，这样一来，就使得精英文化自身的批判性、自律性无法
真正实现。而大众文化的问世则由于导致世俗性、他律性一极的独立，而使得精英文化批判性、自律
性一极得以真正独立。在古代自然经济中，突出的是人的依赖性、人对人的依附性，以经济生活的禁
欲主义、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文化生活的蒙昧主义为主要内容。计划经济则建立在信息必须完全、
按劳分配行得通、供给和需求完全对应的假设基础上。其背后是两个关于人性自身的假设：计划着完
全理性、经济行为的主体是完全的道德人。马克思：市场经济培养人的一切社会属性，并且把这具有
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从而也是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
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生产与消费本来统一，但市场经济却将两者加以区分，文明的进步就表
现在中介环节不断增加扩展，市场经济则是中介环节最丰富、最成功的表现结晶。在非商品社会时代
，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是一种机械团结，是经济与文化对于政治的服从。商品社会时代，经济、政
治与文化之间则是一种有机团结，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弥补、协调。20世纪既
是一个自然人化的过程，即以符号交流的信息世界取代实体交流的自然世界，也是一个个体社会化的
过程，即以等价交换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还是一个世界大同化的过程，即以开放、流动的公
共空间取代封闭特定的私人空间与共同空间。在这当中，审美、文化的能力被技术化加以转换，审美
、文化的本源被市场化加以转换，审美、文化的领域则被全球化加以转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
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合理性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手段支配目的，形式合理性僭越价值合理性，犹如浮
士德不堪人性的重负，转而以灵魂去换取肉体的快乐，人和商品的位置也发生了根本的颠倒，不是商
品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人为了产品得以消费而存在。主体存在的精神基础分崩离析，自由的
根本内涵一朝瓦解，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意义、没有了理想。被俘的普罗米修斯不再反抗，所有的矛
盾、冲突没有消失，消失的偏偏是人类自己。虚假的意识、消费的控制、颠倒的反映、欺骗的幻想、
操纵的意图⋯⋯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称之为“社会水泥”，应该说也不无道理。事实的财富并不

Page 7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必然就是思想的财富。大众传媒不仅作为工具而存在，而且更作为世界而存在。美国的经验学派往往
就技术论技术，着眼于技术的规律。欧洲批判学派却自觉地将技术还原到社会之中，着眼技术的意义
。经验学派的研究固然可以使得作为工具的大众传媒凸现而出，但是同时却又会使得作为世界的大众
传媒意味深长地缺席。而在批判学派（包括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法
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派）看来，传播活动不只是一个物理性的事实，而且是一个
意义的过程。法兰克福学派从德国哲学传统中继承了思辨倾向、终极关怀和乌托邦理想，对大众传媒
、大众文化持激进的批判态度，深刻地洞察到现实世界的在商品异化之外的最新的堕落——意识异化
。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提法比“大众文化”更为确切，也就是因为这个定义排除了大众文化是大
众自己创造的这一内涵，而更多地体现了大众文化的被控制、被操纵的特质。大众文化是被异化了的
文化，一种商品的拜物教，它千篇一律，丧失了自主的性格，完成不了颠覆、否定和救赎的使命。在
文化工业中人只是处于原子状态，彼此之间联系贫乏，是一个个被动挨打的靶子，任凭统治阶级自上
而下灌输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蕴含着一种深沉的人本主义精神和犀利的价值批判态度，它
给予我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就在于一种哲学的深度，一种对于现代社会中文化异化现象的杜鹃啼血般
的提醒。然而深刻与片面往往同路而行，法兰克福学派的硬伤也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英国文化
学派不足的是哲学的深度，但是富有的却是平民式的实践精神。霸权理论是葛兰西留给大众文化研究
的重要的理论财富。大众文化因此被看做斗争与妥协共存的文化，又被看做强加与自发兼具的文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想的公共领域应该充满理性和批判的力量，它成为他心目中的乌托邦。然而进入
垄断资本主义以后，伴随着科技的大发展和市场经济渗入传媒，文化消费取代了文化批判，最终景观
的社会取代了理想的公共领域。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的白昼存在已经被完全遗忘，人类已经无法找到
可以栖息的家园。贝尔则指出当代文化是一种视觉文化，当代文化只关注享受而没有了震撼的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技术定性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对发达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功能进
行研究。认为科学技术成为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
术担负起了促进发达工业社会合法化的力量源泉，它成功地把实践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马尔库
塞认为技术控制造成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思想，合理的技术社会实为合理的
极权社会，每个个人都只能模仿世界，却再也不能对社会提出抗议。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为：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科学技术没有成为解放的力量，反而消弭了人们的斗志
，因为技术崇拜造成了一种根本不关心人的价值和需求的社会形式。人在工业体系中正在面临着失去
他活生生的人的本性的危险。在当代社会技术已经成为了一种创世的力量，是人为自己找到的上帝，
并且常常是先有虚拟再有现实，以未来为依据，将可能世界嵌入了现实世界。未来在技术的挟持下向
我们走来，而不是我们通过自身的拼搏向未来走去，技术正日益全面取代人类自身。如轮子将道路包
孕其中，飞机更是把路卷起来随身携带。技术可以通过观念化模拟的方式去做一切人类不想做之事以
及人类不能做之事，但其手段却只是复制，因而也就必然要以牺牲人类最为宝贵的人性体验、情感体
验、内心体验作为代价。技术对于文化的介入已成为人类在20世纪所遭遇到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技
术不但要影响一般的文化，更要制造自己的文化。现代社会是非线性进化，但技术却偏好直线和节能
模式，单向地看待世界，常常与人类生存的目的背道而驰。人创造了技术，技术又反过来创造了人类
。技术为人类实施了精神生活的绝育术，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变成了过把瘾就死，这无疑是精神生活
的丧失。地球甚至不再是一个村庄，而只是针尖。复制技术更是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王子。技术迫使
文学艺术去寻找自身的创造潜能、为影视所无法替代的特性，重新确认自身的价值和稀缺性，一些文
学作品完全无法搬上银幕。倘若不是摄影技术的逼迫，绘画或许就不会走上以强烈的个人主观感受、
主观精神作为表现对象的抽象之路。在当代社会，娱乐第一次具备了自身的合理性，成为了人类的生
命权利。劳动不再是娱乐的前提，爱玩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让人类玩。尽管无法满足胃口的需要，
但是却可以满足舌头的需要。然而，难道舌头的需要就不是需要？这正是长期以来被人类所完全忽视
了的问题。对于虚拟的形象的崇拜则是拜物教的深化和当代转换。在传统社会时尚充其量只是一种时
髦现象，而且是皇室与上流社会中的点缀和装饰，与平民无缘。时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有力地支
配着人们的生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化多端。时尚成为一种惊人的社会力量，一种社会变化的
潜在动力。正是由于置身平面结构的社会，时尚才会浮出水面。这种对于平面的追求，多半不是借此
得到什么，而是借此忘掉什么。尽管在形式上追逐猎奇，但在实际上却与真正的创新无缘，因为没有
比随波逐流更不严肃的生活了。时尚实在是一个消费时代的最大陷阱，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一出永
远不会谢幕的城市假面喜剧。所谓时尚，应该说就是“一时之崇尚”。它不关心结果，只瞩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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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求最终目标，只欣赏沿途风光。时尚也是一个时代充满生命活力、勇于探索的象征。康德：时髦
的蠢人比不时髦的蠢人要好。然而勇气往往也是一种诱惑人心的鸦片，以时髦始，以庸俗终，这已经
是无数追逐时尚者的深刻教训了。以恐惧的心情看待时尚固然不足取，被时尚裹挟而去，总在模仿各
种个性但偏偏实际又最无个性同样不足取。时尚成为生活的中心，人们自己却丧失了一切，灵魂、魅
力、个性都被无偿出让。争相成为时尚中的演员，却并未意识到早就没有了观众。人类成为贪婪的消
费机器，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唯独强烈的物质消费欲望经久不息；一切至于是否新潮、酷、派、潇洒
、刺激有关，而与内心无关。自我评价被动摇，转而需要依靠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人们关心的不是如
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自我实现，而是如何在出卖自我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和认可。时尚的潇洒是用一种
故作轻松的姿态去掩饰内在的空虚，事实上只是精神萎靡的标志。大量随机产生、互相冲突的信息剥
夺了传统的秩序性、服从性，没有统一性、恒定性的“机遇”左右着人类。所谓上帝死了，无非是一
种传统的真理死了，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崩溃了。物可以类聚，人实在无法群分，每个人都各操文本
、各领风骚、各行其是、各异其异。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之后，也就无所谓得到或失去了，因为
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而只是一个玩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当摩西上山去领受诫命时，人
们却无法容忍由于他暂时消失而出现的恐惧，以致不惜违背他的教导做了一个金牛犊作偶像去顶礼膜
拜。当代文化追求的正是这金牛犊，它意味着某种普泛化了的集体仿同和闲暇追逐，是精神的松懈而
非精神的执着。媚俗的基本特征是一种为他人的表演性，一种虚伪和矫情。是对他人赞许及评价的需
要。他人的目光是一面哈哈镜，媚俗就是在镜子面前搔首弄姿、忸怩作态。为取悦他人猥亵灵魂、扭
曲自己，屈服于世俗。换言之，只要你是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所左右，为他人而表演，其生存就是
媚俗的。我们之间没有一个人能完全避免它。如果处处以取悦对方的心态去创作，就只能娱乐别人而
不能娱乐自己，一味卖笑比拼命卖血还要难受。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既存在异化的一面，更存在优化
的一面。大众文化并非人类文化的全部，也非人类文化的根本，倘若忽略了这一界限，就会导致大众
文化的失误。人们总是渴望另外一种生活，事实上也只能是这一种生活。如果这一种生活是荒诞的，
那么另外一种生活也只能是荒诞的。丧失意义的日常生活与丧失日常生活的意义都令人无法忍受。大
众文化也是一种娱乐文化。只经过脊髓神经不经过大脑。分裂的心灵以欣赏丑为满足。判断力被愉悦
取代，有机被无机取代，永恒被瞬间取代，净化被过瘾取代，韵味被震惊取代。传统文化强调反思性
的判断力，大众文化却强调酒神精神和醉境。到处是无因之果、无果之因。大众文化以获得一种即刻
反应、直接感、同步感、煽动性、轰动性、冲撞效果为目的。人被扔来扔去，追求一种进入边缘的疯
狂快感。作为超人而存在的欲望客体意味着对于必然的绝对超越，能够充分满足幻想，肯定不会出事
情，这种表面上的积极姿态使人们大受诱惑。这类客体往往简单肤浅，不存在什么人性深度、伦理深
度，功能十分简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配方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生活成为快餐式的片段。
接受者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紧张、期待的状态，但并不现实。在其中人人心想事成，创伤与抚慰交替
，平衡与断裂交融，观众落入了下一个节目将会以某种方式最后满足自己这种一再重复的希望的陷阱
，被这一重复不已、富有诱惑力的许诺所怂恿。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无休止的徒然自耗而
已。但文化、审美永远不能放弃自身的根本内涵。文化、审美活动永远要使人记住自己的高贵血统，
顶起形而上的重负。大众文化可以不去着重关注终极价值，但却不能背离终极价值，更不能转而诋毁
终极价值。一味沉湎大众文化，难免成为一个不自觉的吸毒者。这吸毒者只有倚仗大众文化所编造的
梦幻世界才能聊以度日，宁可承担一无所有的灵魂空虚，也不愿涉足真实生活的生命悲怆。大众文化
所强加给人类的，不仅仅是对于传统文化和审美的反抗，而且还可能是一种浅薄、虚幻、荒诞的观念
，一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大众文化故作潇洒，却无非是用一种故作轻松的姿态来掩饰内在的空虚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是有重量的，如金钱、美色、酒池、肉林，它们不像灵魂、自由、价值、温情、
爱、美那样没有重量，但后者却更有可能把人压垮。这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在大众文化
中往往要逃避的不可承受之轻。但实际上，人类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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